
023

“网络自拍”：审美框架与消费主义的视角

◎ 杨思佳 陈瑞华
摘要：网络自拍通常表现为个体以自拍技术为工具、以用户分享平台为参照标准进行自我形象建构，呈现出他人理想

中的自我。这是因为网络空间使表演者无法判断观众是谁，因此表演者更倾向参照“网红”标准来自我规训，即审美框架

与消费主义中的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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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网络交往中的自我呈现与身份认同

认同（identity）指个体对“我是谁”

与“我们是谁”的认知。米德认为，身份

认同不仅来源于个体的自我归类，还源于

个体感知到的他人对自己的评价。库利提

出，一个人的自我认同是在与他人的交往

中形成的，一个人对自我的认识是关于其

他人对自己看法的反应。泰弗尔等则从群

体视角剖析认同生成，认为“认同是个体

在心理上认为自己归属于某一个群体，并

从所属群体中获得满足感，这种满足感来

源于与外群体的优越对比”。滕尼斯同样

认为，人们在整体人性构造与生活经验的

方面越相似，他们的性格、思维方式就越

类似、越协调，越有可能形成“共识”。

这些理论解释传统面对面交往的自我呈

现，及其身份认同建构机制。

随着网络交往日渐嵌入日常生活，

其改变了传统自我呈现模式与身份认同机

制。因为网络空间中的个体大多通过内容

展示来呈现自我，通过网络社群发展交往

对象，从而建构新的身份认同与归属。与

此同时，网络空间也让个体在很大程度上

能控制自己的表演，完成了个体对自我的

想象，激发个体在网络空间中主动表演的

热情，这种热情也推动个体建构自我认同。

这与戈夫曼“拟剧理论”极为不同，其认

为个体在特定情境下会进行特定呈现，塑

造他人期待的形象，“有时表演者也没有

意识到自己在表演，而是因为自己特定的

社会角色而认为自己应该在特定情境下呈

现出特定的样子”。

卡斯特提出的“流动的空间”概念指

出，对距离的固有观念在数字时代被彻底

打破，传统面对面交往逐渐变成网络虚拟

交往。这意味着新媒体技术给予个体重新

定义自我及其关系的可能性，个体能够通

过控制自我呈现程度和互动对象来建构

新的身份。究其根本，这与网络空间自

主性、虚拟性、可控性催生的交往时空

不无关系，表演者能借助更多工具，在

更大程度上控制自身网络形象。就此而

言，网络空间中的自我呈现体现出何种

趋势，其背后的驱动因素包括哪些，及

其彰显的身份认同机制有何变化？本文

试图以自拍为研究对象，进而对上述问

题进行剖析。

二、审美框架与消费主义下的自我呈现与

身份认同建构

网络空间的出现及其对交往环境的改

变，使传统社会交往中的自我呈现方式与

机制均发生变化，从而带来新的身份认同

建构。在这背后，与当下社会的审美趋向

以及消费主义有着密切相关性。

（一）审美框架下的自我呈现

自拍的出现与流行让个体能够以更低

的门槛、成本在网络空间建构自我身份，

通过自拍彰显自己的“存在”，建构自己

在社交圈中的身份。但表演者的自我呈现

并非完全自主的行为，自拍有时成为一种

融入某个群体或维持社交圈的需要。自拍

中的身份与形象的建构不仅由表演者自己

控制，也会受到社交圈里其他人的评价的

影响。有时自己认为呈现出来的“理想状

态”与“他人眼中的自我”其实存在偏差。

当中国国内第一款傻瓜式修图软件“美图

秀秀”流行以后，网络上对自拍和美颜的

争议就一直存在。有网民将“中国的P图、

日本的化妆、韩国的整容、泰国的变性”

称为“亚洲四大巫术”，以此来表达对虚

假的自拍文化的不满，这反映自我呈现与

他人评价的偏差。在网络空间中，信息可

以如蜘蛛网一般无限延伸，表演者很难完

全控制以及知晓所有与自己互动的对象以

及他们的评价。因此有些自拍会给人留下

自恋、虚假的印象，“照骗”的说法也广

泛传播，反映出他者对网络空间中的表演

者呈现与现实中的表演者呈现之间的落差

的不满与批判。

虽然自拍看似一种主动建构的手段，

但其背后实则隐含社会的审美框架与标

准，这在女性身份建构方面表现得更为明

显，因为在当下性别文化中，女性往往是

被凝视对象，女性的外貌变成他者论断的

客体。在这种框架中，女性自己也会有意

识或无意识迎合这种标准，获得他者认同，

而美颜相机和修图功能等正是迎合这种标

准与需求。美颜相机往往有诸多的妆效和

滤镜，虽然风格看似多样多变，但其实绕

不开“白瘦幼”这几个元素，而这几个元

素也正是当下审美框架对女性外貌的要

求。美颜相机中的功能也潜移默化地向用

户传达着这种审美标准，这也让社交平台

上的自拍越来越趋同。

在“网红经济”推动下，自拍的参照

标准也逐渐向各种网红、爆款靠拢。在一

个标榜“生活方式平台和消费决策入口”

的手机软件——“小红书”的平台上，有

大量用户自主产出的信息，其中的内容主

要以美妆、减肥、日常分享、各类攻略为

主。在小红书上搜索“拍照”或“自拍”，

能够找到很多关于拍照的攻略，从网红打

卡点、拍照布景穿搭、网红姿势，到后期

修图、发布，每个环节都会有大量相应的

攻略，虽然这些信息同质性较强。通过模

仿其他用户的网红装扮，个体能够在社交

圈中展示出自己认为的他人期待中的或可

能肯定的自我形象，再通过点赞、评论等

互动获得他人认同，缓解对自我社交形象

与关系的担忧和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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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同时，社交平台充斥的健身照、美

颜照也给个体带来身材焦虑、外貌焦虑、

财富焦虑等，焦虑成为现代人难以解开的

“心病”。这种审美从来不是单纯的审美，

而是消费主义与社会审美框架下的结构

性标准。自拍看似一种自主呈现的工具，

但实际上个体被裹挟在消费与审美标准

的双重规训下难以挣脱，个体只能不时

望向社交平台，小心翼翼地模仿其中的

网红爆款，并精挑细选出理想形象的自

拍，希望建构成为符合标准的自我。而

迎合这种心理的美颜软件、自拍手机等

功能与产品的出现恰好为个体提供了主

动建构形象的工具，小红书等社交平台

则提供了参照和标准。看似自主，但其

实是另一种规训和表演。

（二）消费主义下的身份建构

除了在自拍中呈现外貌形象，消费的

呈现也十分普遍。虽然小红书提倡“标记

我的生活”，但这种“我的生活”其实

更多是消费主义式的“我想要的生活”，

平台中的“好生活”也是建立在物质基

础上。布迪厄认为，品味与社会权力息

息相关。不同阶级或同一阶级内的不同

成员在阶级惯习上会呈现出区别于彼此

的标志或风格。表面上是在呈现自己的

品味，实则是在呈现自己的社会阶层。

在消费主义社会中，消费已不仅仅是单

纯满足生存需求，更带有其价值体现，

而网络空间的虚拟性和无限性为个体呈

现自己的价值品味提供了更低的成本与

更广的传播范围，模糊了个体真实品味

与网络呈现品味的界限。

在小红书中，有不少用户笔记内容

是分享自己的奢侈衣帽间、名车车库等，

文案的主要构成要素则是“年轻刚工作的

白领、不靠家里、买车买房买包……”。

照片中的人肤白貌美，或坐在豪车里或站

在背景是东方明珠的酒店里，穿着全身名

牌，旁边放着一桌子的奢侈品包包或化妆

品，如果能够再加上一只毛发蓬松的纯种

宠物，那画面将更为完美。这些“明显消

费”的构成要素都成为个体呈现自己身份

地位的符号，个体通过这些符号找到共同

体，获得认同感和满足感，并感受区别于

他者带来的优越感。虽然这些用户笔记有

部分被曝光是假的，照片里的奢侈品并不

真的是用户自己的，而只是拍照道具，表

面是分享自己生活，实际上是打广告。但

这些内容的流行也可看出当下的价值取向

与社会标准。无论出于分享生活还是商业

目的，其内容都是以消费、金钱为核心，

塑造“年轻有钱”的财富自由景象，给手

机屏幕前的年轻人一种憧憬的标准。一方

面，小红书标榜的是“记录生活”，试图

打造一个用户分享自己真实生活与产品体

验的平台，用“真实”与“社交情感”获

取用户黏性；但另一方面，其背后的网红

经济与消费主义也颇为明显。各种带货与

营销，让每一个用户流量都能兑换为商业

利益，用户则为了社会标准与自我规训而

卷入其中，继续被裹挟在审美标准与消费

主义的双重规训之中。

三、结语

自拍看似让个体能够主动在社交平台

建构自己形象与身份，但网络空间的交往

环境也具有不可控性，这种不可控性促使

个体丧失自我主体性，进而陷入网络社交

文化的陷阱。这些陷阱背后，体现的是受

到审美框架与消费主义双重裹挟的社交标

准。面对新的标准，个体只能在这些框架

规训下，在社交媒体互动中，呈现出他人

理想中的自我形象，试图获取他人的认同，

即使这些观众不过是素昧平生的陌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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